
皇 图 岭 赶 场

我出生那一刻，听到东家说：“今晚
完成这两只小篮，明天皇图岭赶场，全
部担到场上去卖。”我就知道，从此我是
一只要辗转集市的竹篮了。

我东家是个老手艺人，我挺喜欢他
给我织的青里透黄的外衣，疏密有致的
骨骼。不是自吹，我还真看不上那些溜
光的不锈钢，也看不上那些花哨的新铁
艺。我私下里想，就是我的青衣生了斑
斑点点也比那花里胡哨好看得多。但我
觉得自己将是一只要辗转集市的竹篮，
心里有点不爽，感觉明天随东家去一趟
皇图岭，就要和这满屋子的兄弟姊妹拜
拜了。

不过，告诉各位客官，我第二天在
皇图岭篾货市场闷了一天。身边来往的
就是一些大妈大爷，我东家操着带着江
西莲花腔的攸县话招呼着：“老表，买个
篮回去吧。”那些大妈大爷们要么空着
手，或是提着装了啥东西的红色的、黑
色的塑料袋，也有挎着个大铁篮的。有
个大爷抓起我的大哥使劲往地下一掷，
然后说：“挺结实的！”我东家也不心疼，
说：“放心吧，都做几十年这玩意儿了，
你老看得出，这都是老竹做的。”“嗯，是
有 年 份 了 。可 惜 下 一 辈 他 们 不 用 这 个
了。昨天儿媳妇还买了个铁篮。我还是
选只盂筒管淋菜去。”边说边往边去选
了个长把的盂筒管。我有点懒得看这些
人，远处看得到好些穿得有些妖艳的女
子，不过她们是不往这边来看的。

后来，我辗转到了网岭市场，黄丰
桥市场，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每次都是
少了几个大哥大姐和一些盂筒管、粪箕
什么的。听说原来黄丰桥很热闹，不过
我跟东家去几次，感觉比皇图岭还差。
倒是有次走得远，去了茶陵虎踞场上，
我看到问我东家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
一次我还以为我会留在茶陵了。那边妖
艳的女子倒是少些，不过也不会过来看
一眼。我闷了好几个月，觉得当初给自
己定的“墟”字是废墟的“墟”。

今天一大早，我又被东家带到皇图
岭，我能感觉东家抓起我们的手让我那
开始泛黄的青衣都透着寒意。我像往日
一样，靠着扎在一起的姐妹们打着盹。

“这些篮子蛮精致的，俺每人先买
个篮，好装东西。”我突然感觉我的身子
浮起来了，睁开疏松的篾眼，我们姐妹
都各自在几个像皇图岭人又不像皇图
岭人的手上了。一个穿着青花长棉袍的
女子说：“我家有一个，我就不要了。”另
一个精瘦的黑衣男子把手上的我递给
她说：“我买两个，送一个我姑姑，这个
小的你帮我拿着。”我居然兴奋得也没
听他们和东家还价了没。

我们姊妹就随他们几个一起逛皇
图岭市场了，这可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
次。才拐过一个弯，哇，好热闹！居然那
么多东西，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的，守着
各种摊的；昂着头一路挑着挂满墙的衣
服 的 ，抬 起 脚 度 量 着 摆 成 长 龙 的 冬 鞋
的；围 着 小 方 桌 大 口 吃 着 皇 图 岭 切 面
的，边走边咬着一卷热气腾腾的皇图岭
烫皮的，手里还拿着一块黄澄澄的剁饼
的……哈哈，我那么多的竹眼篾眼都看
不过来，难怪我们待在篾货市场的角落
总听到后边很嘈杂。

青花长袍女子把我挎在腕上，我和
姊妹们一起在人流中穿梭，居然一路有
人问他们几个：“这篮子好漂亮，你们哪
买的？”哼！我有些生气！好像我们是突
然空降的，其中一个人我在篾货市场的
角落都远远地看到过好几次了！

我随长袍女子们到了皇图岭炒货
这一边，一股带热气的香味穿过来。我
一眼看中皇图岭兰花根，比我见过的鸾
山兰花根胖一点，更香，更松脆。年轻的
老板娘也讲究，用透明的自封袋装好，
我们姐妹每一个框里都装了一袋。我生
怕他们用大红大黑的塑料袋装着，那简
直是侮辱我的青筋篾骨。

我们穿过炒货市场，在一排地摊前
蹲下来。我随长袍女子选了几斤洋姜，
听她说这东西用醋泡着特好吃，城里面
没有。原来她们是城里来的，我看了看
她耳垂上那精致的布艺小耳钉，棉袍上
匀称的布扣，感觉是专门来配我这青竹
黄篾的。

嘿！就这走会神的功夫，长袍女子
居然选了好些东西：长长的黑皂荚，喷
香的野菊花干，黄而软的红薯干，小个
的辣椒、青皮的落摊茄子，还有一块透
着暗香的檀香木。我的姊妹们也装得满
满的，甚至还有锃光瓦亮的土铁菜刀，
黑黢富实的铸铁火钳等等。我不知他们
谁 还 选 了 好 几 个 我 们 竹 家 的 筅 帚 。哈
哈，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竹筅帚应
该不需要我东家那样的技术，每天剖几
个在这地摊上还是好卖些，因为我知道

比钢丝球好用。想不到我第一次逛皇图
岭市场，见识长了不少。

长袍女子挽着我穿过豆腐市场，在
已经满满的我的竹框里小心地装了好
几块嫩嫩的皇图岭活豆腐。这皇图岭活
豆腐好像名气很大，“到皇图岭，不买活
豆腐等于没来过。”好像以前听谁说过。
看那一排豆腐摊上一只只的空箱子，估
计迟了还买不到。

“那边有黑山羊，看是不是你槚山
的？”同行中的一个男子操着桃水腔问
一个旗袍女子。那女子也没看，“哪有可
能？槚山宝山湖坳上正宗黑山羊过了灯
笼桥就买不到，再说没有槚山铁锅也炒
不出那正宗味来。”

“正宗槚山铁锅！我这里就是！一点
不假！”这边话音才落，旁边响起一个挺
自豪的声音。我侧身一看，旁边一家店
铺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正得意地把玩着
手上黑黢黢乌金样的铁锅，那店铺门额
上黄底几个大红字“正宗槚山铁锅”。那
旗袍女子笑道：“没想到皇图岭有槚山
铁锅专卖店。我槚山场上倒是真没有铁
锅专卖店。在槚山开个铁锅店还真没生
意，因为大家直接到锅厂买一只铁锅可
用祖宗三代。”

他们说笑着又在一箩箩精细的切
面摊前停下来。我想，这小身板还能装
得下那泡泡的脆切面？哈哈，正想着，他
们每人装了几斤，用塑料袋提着，我终
于松了口气。

看着他们一手提着我们，一手提着
一大袋切面，有一个还拿着一把高粱秆
扫帚，扛着一袋皇图岭干辣椒，一路往
出口走，那样子搭上满满收获的表情也
挺滑稽的。一个人拿出手机快步走在前
面准备拍下来，身后传来一个大嗓门：

“拍抖音呀，把我也入下镜啰。”我侧身
用竹眼一看，一个憨厚的正在做切面的
大哥正站起身子，伸长脖子挤一堆笑意
定格着等入镜。

哈哈！真是有趣的皇图岭市场啊！
我这只墟上的竹篮一会就要进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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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对面一巷子里，布
满了七八个早餐店，下米粉的、
炸油条、做烧饼的……其中有
家夫妻包子铺连个显眼的招牌
都没有，但是特别好找，因为每
天清早队伍那个长……大家给
包子店取名叫“原味大包”。

包子店很小，装修简陋，也
没啥资产，一台机器、一个白案
台和几个蒸笼，资产估计最多
三千元。就这么个店，在家门口
却开了有二十多年。男人姓王，
河南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
憨厚老实；张姐株洲本地人，聪
慧麻利，嘴巴甜。

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的包子
皮发得尤其好，刚出笼屉的包
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咬一
口，满齿丰腴，香而不腻，回味
无穷，而且还不贵。听老板说面
粉都是从河南老家寄过来的，
在选料、配方、搅拌以至揉面、
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儿。难怪
他家的包子这么超级好吃，原
来老王身怀绝技，掌握了镇店
之宝。

每 天 早 上 4 点 开 始 ，夫 妻
两人就不停地包，配合默契，蒸
屉已经堆得快到天花板，绝对
的人气王，还是供不及热情的
购买者。不少老顾客都是先预
定包子，然后到河边风光带、菜
市场溜达一圈，回来时拿上满
满一大袋，我也是其中一位忠
实粉丝。

然而半个月后，在夫妻包
子铺对面，开了一家连锁包子
店。进门一副红色楹联“开张笑
纳城乡客，开业喜迎远近宾”格
外醒目，店内布局合理、装饰雅
致。包子的品种还挺丰富，除了
肉类之外，还搭配了各类时蔬
馅儿，大小和原味大包差不多，
价格也实惠。

世人都好奇，尤其在吃上
面都想尝尝鲜。开业的第一个
月，连锁包子店优惠活动接连
不断，吸引了众多路人，宾客盈

门，一派红火景象。再看夫妻包
子铺这边，没有了昔日的兴旺
与热闹，原来的熟客从此经过，
径直而去，无视夫妻包子铺老
板的满脸无奈。

这也难怪，同行是冤家，还
离得这么近，竞争无法避免。试
味之后，大家开始了对比，夫妻
店的包子皮软，有弹性；连锁店
的包子肉馅均匀，机器加工切
得细碎，颜色鲜亮。两者各有所
长，也各有所短。但是，让食客
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品尝到了
更多的美食。然而，王哥和张姐
作为传统手艺人，原味大包是
经 过 时 间 的 沉 淀 与 传 承 的 艺
术，在传统手艺自身的发展过
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现在，两店的竞争，成了传统手
艺与现代技术的碰撞，家庭作
坊与连锁工厂的博弈。作为旁
观者兼吃客的我，真为他俩捏
了一把汗。

周末，晨跑完，我像往常一
样来到原味大包买早点。门上
贴了一纸：因家里有事，择日开
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关门了！
不久，大家纷纷猜测。有人

说，母亲身体不好，两口子回老
家 去 了 ；也 有 人 说 ，家 里 有 喜
事，忙不赢；还有人说，生意不
好，搞不下去了……半个月过
去了，门还是没有开。

突然，我有点想原味大包
了。昨天下班回家，路过原味大
包店，店里机器轰鸣，门口围着
很多人，招牌拆了！“周老师，下
班了啊！”王哥笑容满面的从人
群中走了出来。

“这干嘛？”我迷惑。
“搞装修，准备重新营业，

也有十来年没有翻新了……”
张姐搭话，有点不好意思。

我笑了，因为时间流逝，那
原味，一直扎根在我心头，发自
内心佩服两口子的从容淡定和
对传统手艺的执着坚守。

过 年 米 馃 就 是 书 上 说 的
“年糕”，但我们客家人喜欢叫
它“过年米馃”，也叫黄黏柴灰
水米馃。笠顶状，嫩黄色，软糯
如绸，芳香可口。既是正月里馈
赠亲友不可少的礼物，又是家
里待客的点心。

在我们客家人眼里，评价
女人能干不能干，看她做的黄
黏柴灰水米馃就知道。

上山砍几把黄黏柴，把黄
黏柴烧成炭灰，把炭灰装在簸
箕里，簸箕架在大盆里，把烧开
的水不停地浇到炭灰里面，反
复浇，之后用干净的白布过滤
大盆里的水，在让其澄清，便得
到干净的“灰水”。

把配好的粘米、糯米一块
倒入摊凉了的灰水中，浸上一
天一夜，第二天反复搓米，之后
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沥出的
水不在再浑浊即可。这时那白
米已经变成了嫩嫩的鹅黄色。
沥干水之后就可以去碎粉房粉
碎了，得到的米粉还是鹅黄色。

烧开的清水倒进米粉中，
搅拌，和成粉团，再使劲地揉，

揉得越久，米馃就越有韧性。之
后，捏成剂子，往巴掌里一搓一
搓。可爱的斗笠米馃就做好了。
在米馃篮里垫上青翠的箬叶，
放大锅里蒸上 40 分钟，浓浓的
箬叶香味飘满一屋子，便可以
掀开锅盖，大饱口福了。当然，
开吃之前，必须先夹三个米馃
放进厅堂的神龛里，虔诚地说
声“阿公阿婆食米馃”。这个细
节既是对祖宗的敬重，也是祈
求 祖 宗 护 佑 家 人 来 年 顺 顺 利
利。之后，大家才可以放开肚皮
大吃了。

如果要是做得比较多，一
时半会儿没吃完，就再去砍一
把黄黏柴，烧成灰，然后一层米
馃一层灰装好在盆里，烧开水
摊凉，让冷开水盖过灰面就可
以了，放上几个月都不会坏，浓
香依旧，色泽依旧。

这就是我们客家的黄黏柴
米馃。爱吃甜的，粘上白砂糖，
喜欢咸味的，调一碗辣椒粉蒜
叶汤，粘着吃，绝味。

欢迎朋友们来炎陵沔渡客
家小镇食黄黏柴米馃。

一晃毕业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来，
同学们像一颗颗种子，分散在全国各地各
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和个人理想而努力
耕耘，并且取得了耀眼的成就。那天，我们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学生会同学相约一
起来株洲母校小聚叙旧。许多同学是毕业
之后第一次重回株洲，心情非常激动。

作为毕业后一直留在株洲工作的我，
自然义不容辞地以东道主身份充担起地
陪导游。

在风景如画的十里湘江风光带，凝望
两岸高楼倒影，看着成群市民散步游玩嬉
戏，觉得特别温情。在南昌从事环保工作
的同学 A 处长忍不住感叹株洲湘江治理
与保护工作的成就，并且情不自禁地轻轻
吟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经典诗句。

在人流如织的中心广场，同学们被路
侧风格古朴的建宁驿站所吸引，纷纷追问
这是什么商业品牌。我笑而不语，领着他
们走进去亲自体验，并且详细介绍了建宁
驿站的运营管理模式。体验后，同学们纷
纷在建宁驿站前留影自拍，并且秒发在自
己的朋友圈。长期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
同学 B 总裁深深喟叹说：“这是我见过全
世界最美、管理得最亲民的公厕，可以成
为现代化城市的地标和景观，写进城市规
划进展史册！”

在波光粼粼树木萧萧的神农湖畔，时
不时会与骑着绿色环保共享单车的路人
相遇。路侧一排排摆放整齐保养精细的绿
色环保共享单车，引起了同学们强烈的好
奇心。在长沙负责城市创建工作的同学 C
主任一脸自豪地抢先进行介绍，最后他还
嘚瑟地强调：“环保共享单车虽然不是株
洲的首创，但是，在全国能够将这个公益
事业推广得如此深入人心，管理得如此精
细，并使之能够成为标杆的，独有株洲模
式被全国所推崇！”

在高高的神农塔顶，我们极目新城，
鸟瞰株洲全景。来自杭州的同学 D 美女踮
起脚尖倚在栏杆前用手比划着。我忍不住
笑问：“数帅哥呀？”D 美女说：“数大桥呢，
大 家 猜 猜 株 洲 现 在 有 多 少 座 湘 江 大 桥
了？”同学们忍不住追问：“多少座呢？”D
美女笑着说：“七座！”在省城规划设计院
工作的同学 E 院长笑着说：“美女，株洲现

在已经有九座湘江大桥了。株洲这些年发
展那么快，是真正得益于伟人那句要想富
先修路的至理名言啊！”同学们也跟着纷
纷感叹，二十年前，株洲仅仅只有两座湘
江大桥，谁能够想到，短短二十年，竟然拥
有着九座跨江大桥，株洲对城市建设的投
入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啊！

当年的老班长 F 局长毕业后一直在
南京负责新农村振兴方面的工作，所以他
主动提议中午去近郊聚餐，顺便考察下株
洲新农村建设。我们沿着宽阔的株洲大道
直奔万丰湖畔的高塘社区罗家老屋，同学
们都被青山绿水青砖碧瓦深深吸引，我见
老班长独自一个人在草坪前一个分类垃
圾小屋前久久驻足，就走过去递了支烟。
他接过烟点燃狠狠吸了一口，沉默半晌才
说：“我实在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连农村都
普及了共享单车和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我
一直以为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全国都在学
我们江苏模式，今天，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株洲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方面的成就，在某
些方面甚至都做得比我们更精细更深入
人心！”

聚餐后，同学们除了重温当年同学
情，更多的是纷纷从各自的专业领域表达
了对二十年来株洲巨大变化的感言。

老班长 F 局长说：“二十年前，株洲的
大学培养了我们，而二十年来，我们也各
自在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不同城市取得了
一些成绩。这次来聚会之前，我们甚至还
有着些许自傲和成就感，株洲人民再次给
了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

老班长的发言让在座所有人动容，片
刻后，班主任王导师说：“我在株洲任教近
三十年，也见证了这近三十年来株洲日新
月异的发展奇迹。株洲从一个重工业城市
向高新科技的城市转型非常成功，取得了
全国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交通模范城市
等许多殊荣，这些变化是万众瞩目的。但
是，我认为，株洲人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
荣誉感的极大提升，才是株洲真正脱胎换
骨的精神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带动株
洲持续长效地继续高速发展下去！”

班主任王导师的话如醍醐灌顶，让同
学们深深动容，聚会之后，我感觉自己对
株洲的热爱又有了极大的升华，对工作也
倾注了更饱满的热情。

农村老家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但附
近离家四里多路的村子有个集市，每逢农
历二、七赶集。集市上瓜果蔬菜新鲜，鸡鸭
鱼肉齐全，针头线脑应有尽有，买买卖卖
的还是挺方便。

每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七最后一个
集，农村老家叫“花花街集”，主要是卖鸡
鸭鱼肉和年画鞭炮等年货，有的地方也叫
年货大集。是一年当中集最大、货最全、人
最多、最热闹的，年味儿也最浓。那时男孩
赶花花街集主要是买鞭炮、摔炮、“窜天
猴”、“地老鼠”之类的花炮，女孩赶花花街
集则是买红绢花、红头绳、红灯笼等 。

花花街集上最热闹的地方，要数“炮
仗”市场了。那时的鞭炮比较单调，不像现
在品种繁多，各式各样的鞭炮礼花都有。
除了爆竹、二踢脚，就是小孩子们玩的“窜
天猴”、“地老鼠”、摔炮之类的小玩意，都
是些附近村民自己手工制作的传统产品。

小时候，每到赶花花街集时，就会早
早地吃完早饭，和小伙伴们一起往街集市
上赶。那时条件差，农村唯一的交通工具
就是自行车，一般家庭还买不起，外出赶
集走亲戚，四五里路或七八里路远的地方
都是走着去，不像现在出门有汽车、三轮
车和电动车，自行车都没人愿意骑了。

和小伙伴们来到花花街集上后，就直
接奔向“炮仗”市场，围着卖鞭炮和二踢脚
的摊位看热闹。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好不热闹。那时感觉卖鞭炮的特别多，
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足足有多半条街
长。那时生活条件差，鞭炮头数也少，一挂
小鞭 19 头（个）、25 头，超过 50 头的就算长
鞭了，不像现在的鞭炮，上来就是几百头，
甚至上千头，燃放时响半天。

卖鞭炮的人站在桌子上，旁边摆放着

用旧报纸旧画
报制作的五颜
六 色 的 鞭 炮 ，
边吆喝边卖鞭
炮，吆喝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五花八门。
有的悦耳动听，有的甚至“爆粗口”。这边
刚吆喝完，那边又吆喝声起。几十年过去
了，有些吆喝声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过年咧，过节咧，俺的鞭炮没说的，个个
嘎嘎响”“从南京到北京，买鞭炮听响声，
如果你卖鞭炮不响，不如买画贴墙上”“南
来的，北往的，都是来俺这听响的”“牛皮
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
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看谁的鞭炮
更响”……

吆喝声过后，接下来就是燃放鞭炮。
谁的摊位燃放的鞭炮多鞭炮响声大，人们
就往谁的摊位前聚集，谁的摊位就会卖得
多。所以有些摊位为了吸引顾客多卖鞭
炮，都比着劲燃放。卖鞭炮人拿出事先准
备好的鞭炮，挂在长长的竹竿上挑起来，
在半空中来回摇晃着燃放，爆竹噼里啪啦
的响声震耳欲聋，闪光冲天，爆竹皮满地，
整条街上都弥漫着刺鼻的浓浓火药味，顿
时大人们蜂拥而至前来选购鞭炮，看热闹
的小孩子们则疯抢燃放爆竹时炮捻燃烧
到半截熄了火的哑炮，有的小男孩为了多
抢哑炮，不顾危险，爆竹还没有燃放完就
去抢，有的甚至炸伤手、烧着头发、崩坏棉
衣……。

就这样，不知不觉已过了中午，花花
街集市上的人们渐渐散去，“炮仗”市场的
商贩们也要收摊了。小孩子们摸着衣服口
袋里鼓鼓囊囊的哑炮——“战利品”，个个
高高兴兴，心满意足。由于没钱买吃的，都
饿着肚子回家了。

赶“花花
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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